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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十一回  彰報應流離苦妻女　顯神通牽合野鴛鴦

　　前書說到鳴乾、默士弟兄二人，因一言不合，彼此吵鬧起來。一個怒氣沖沖，一個始終冷笑。驚動藥房中一班伙計們進來觀

看。鳴乾仍舊聲色不動，指著默士，對眾人說：「你們大家請看，這人今兒瘋了，無緣無故，同我瞎鬧，豈不奇怪？」默士當著許

多人面前，倒不便說出他們保險弄弊這句話，反氣得啞口無言，看著鳴乾，咬牙切齒，恨恨不已。鳴乾只顧朝他發笑，默士見他這

般情狀，倒弄得硬也不好，軟也不好，一個人頭面紅漲，很沒下場，惟有一鼓氣跑了出來，暗罵鳴幹好很心腸，如海生前，待他不

薄，他不該昧良心，吞沒他的賠款銀子，拆了保險公司的爛污，難免死後遺羞，一世英名，豈不付之流水。現在天理良心，默士倒

是一片忠心，顧全如海的名譽。不過倘使鳴乾答應，分了十萬銀子給他，那時默士還存什麼心理，作者可不得而知。當下默士跑回

保險公司，見了賬席，不便告訴他與鳴乾接頭的情形，只說這件事大為不妙，錢總理的遺產，現在歸他夫人掌管，你的宕賬，沒得

憑據，那邊如何肯承認呢？賬席聽說，急得哭不出笑不出，對著默士，只是發呆，恨不得向他下個跪，請他想想法子。默士見了，

亦覺可憐，暗罵你這貪財鬼，從前若不想他加二十塊錢薪俸，也不致有今日之禍了。此時要幫他設法，實在無法可施。因說：「事

已至此，你也不用著急，急死了沒也用的。為今之計，你只有到魏代總理處出首，倒是一法。倘捺著想瞞過別人，待日後弄穿繃

了，更不得了。」　　賬席道：「我若出首，魏總理倘問我為何不早告訴他，教我怎樣回答呢？」默士道：「那個不妨。你只說當

初錢總理在生的時候，固然是上頭命令，不便違背。後來錢總理去世，我以為他既有這個戶頭，一定有存銀子的地方，及至調查之

下，方知都是虛設名義。皆因賬簿雖歸賬房執掌，銀錢存放和支付的權柄，都是總理掌管，所以賬房中也是今日方始發覺，馬上進

來報告的，請總理將存折查一查，便知其細。你盡顧推頭不知道，誰教你說穿從前他也會同你商量過的呢。」賬房聽說，大喜稱謝

道：「多蒙默兄提醒，我實在急昏了，一時心思掉不轉來，現在準照你的法兒行事便了。」

　　默士道：「還有一句要緊話，想必魏總理也曉得的，錢家有一爿藥房開著，你教他們先把這藥房封了，別被他家的伙計們，私

下把貨運了出去。」賬席回言理會得。當時他便捧著賬簿，進去見魏文錦，把默士教他一片話，一五一十的說了一遍。文錦原是好

一個有主意的人，聽他言後，反驚得目定口呆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倒轉去問賬席說：「你看這件事怎麼辦呢？」賬席回言：「全憑總

理大裁。」文錦暗說不好，難題目來了，姑且聽他的說話，查一查存折，果然莊款一無所存，賬簿上子虛記烏有記兩戶，有三十餘

萬銀子，存放在彼，既無折子，又沒收條，不過兩頁空賬。文錦自接手總理以來，已半月有餘，今天乃是第一次查看往來折子，方

知這八十萬股本的大公司，眼前已不名一錢，外間倒有百十萬保險單出在外面，萬一失了事，將什麼去賠他們，此時才想到做總理

的難處，一時急得手足冰冷，無計安排。看那賬席還站在面前，因說：「你出去罷，讓我一個人靜了心好想法子。」

　　賬席暗笑，走了出去。文錦倒不靜心默坐想他的法兒，他原來打算出後門叨教別人，見賬席在旁，難以為情，故將他打發開

了，慌忙搖電話，接官銀行，告訴他老友趙伯宣。他生平有兩個好朋友，一個俊人，一個便是伯宣。他曉得俊人做官的，商界情

形，不甚熟悉。伯宣是銀行監督，善於理財，因此，打電話問他。伯宣電話中聽不仔細，只聽出大略情形，曉得事關非常重要，叫

文錦自己到官銀行去面談。文錦不敢耽擱，急急坐馬車，往官銀行見了伯宣，細把如海生前弄的玄虛，現在被賬房先生查了出來，

別的不打緊，倒是公司中沒了本錢，如何是好？伯宣一聽，就聽出了毛病，說：「此話不對，那賬房先生不是死的，為甚此時方查

出內有虛賬，這件事一定要開股東大會，查一查，不能說死無對證。倘果是如海宕的賬，那自然要向他家屬追還。如係賬房先生作

弊的話，我們非但要著他保人賠錢，還得請他吃官司呢。」

　　文錦聽了，也說不差，他不能誣賴死人，一定要開股東大會，查他一個明白。伯宣道：「這句話你須守著秘密，不可告訴別

人，待日後召集股東大會時，再為發表，休被他們知道了，預先準備。」文錦道：「這個自然，不用關照。」當即辭了伯宣，回轉

公司，不叫賬席，卻把默士喚進總理室，問他錢總理當初宕虛賬，這件事你可知道？默士回言不知。文錦即將賬席報告的話，一一

對他說了。又說：「這件事我恐賬房先生，趁火打劫，見錢總理死無對證，有心誣賴死人，想得一票好處，也說不定。所以你趕快

替我發通告，邀請全體股東開股東大會，必須查他一個水落石出。若果是錢總理宕的賬，自然要向他家屬追還。倘被賬房掉了槍

花，我們非但著他還錢，還須請他吃官司呢。這句話必須秘密，休得告訴別人，被他得了風聲，早為準備，我們就難查真相了。」

　　默士諾諾連聲，退出總理室。不及十分鐘，賬席已得信息，又向默士問計。默士道：「現在他們既然認真要查，最要緊的須有

憑據，方能脫卻關係。你自己想想，當初錢總理教你寫賬的時候，可有什麼憑據沒有？」賬席想了半天說彷彿他有一張草底，令我

照樣譽寫的，乃是他親筆所書，當其時好像夾在一本什麼賬簿內，不知還在不在？」默士道：「這是你的救命符，一定要尋他出來

方好。」賬席聽說，即把許多賬簿，一張張揭開尋覓，果然他祖宗有靈，在一本什麼賬簿內，居然被他尋出如海親筆跡的一張底

賬。默士看與如海手跡相符，對那賬席說：「好了，你有命了。」賬席拿著這張紙，既恐被風吹破，又怕有人搶了去，故此密密加

封，鎖在鐵箱內，預備後來應用。倒底未雨綢繆，比不得臨渴掘井，到那天開股東會，眾人向賬席責問，他不慌不忙，呈出這張字

樣說：「總理令我如此落賬，一則上命難違，二則銀錢原由總理掌管，他說存在何處，做賬房的怎能追根問底呢？」

　　眾人無話駁他，大家會議之下，因如海既有親筆憑據，明顯得是他虛宕的賬，事關公款，理應追還。查得他新閘置有產業，某

處開著藥房，想必動產不動產，也足夠相抵，事不宜遲，我們必須稟明公堂，出特別封條，馬上將他的產業封起來，再細細核算，

不能延遲，被他們得了風聲，預將物件搬走，就恐不夠數了。此議既出，多數贊成，全體通過。俊人、伯宣等幾個和如海生前要好

的朋友，明知道這件事實行起來，如海不免破產，他的家屬何以存身，無奈這是全體公意，況他們自己，也沒一個不是丟卻鉅萬血

本，誰不指望撈他幾個回來，因此，非但沒人勸阻，竟連信也沒有人肯到如海家中送一個，聽他們束手待斃。世態人情，豈不可

怕。看官們休得著急，天無絕人之路，斜刺裡忽來一個報信之人。此人倒不是為顧全如海家屬起見，因曉得要封藥房，杜鳴乾是藥

房經理，恐他沒有提防，來不及取出行李鋪蓋，故而急欲告訴他一句，令他趁早將行李鋪蓋搬了出去，免得城門失火，殃及池魚。

這人非別，便是默士的同事王先生，他從前曾得過鳴乾五百兩銀子謝意，心中很感激他，現在得知公司股東開會議決這一樁事，心

中打算報答鳴乾的前情，因此急急往藥房中，向他報信。鳴幹得報，非常感激，留王先生吃茶。王先生不便久留，匆匆辭去。鳴乾

因重要物件，都藏在鐵箱內，故而當夜就叫人將鐵箱送進了城，安置在他的紅木店內。自己又往新閘錢公館中，告訴薛氏，薛氏得

了丈夫數十萬遺產，正打算適適意意過安樂日子，不期鳴乾送了這個信息來，耳朵內很聽不進，叫聲：「杜家伯伯，你原曉得我家

少爺的脾氣，他生前最不喜歡同女人多話，所以他外間乾的事情，我們家中一點兒都不知道，我想宕賬也許有的，但那有宕那三十

幾萬之理。他們說有少爺的親筆憑據，但他已經死了，教誰做見證呢？」

　　鳴幹道：「話原不差，不過他們已進稟單，請封這裡的產業。到底他們人多勢壯，萬一官裡准他們的請求，發封我等財產，那

時就沒我等說話之地，所以必須要早為預備，先將貴重物件運了出去，就使他們來封產業，也不過封的我們一間空屋，幾件硬頭傢

伙而已。」薛氏聽他這般說，方始有些著慌道：「杜伯伯，你教我搬到哪裡去呢？我們都是女流之輩，外間借房子等事，從沒乾

過，一切仍舊要杜家伯伯費心了。」鳴乾聽薛氏肯打發他，心中到十二分願意，口裡答應得山響說：「他們進的英公堂稟單，我們

必須搬往法租界方妙。」薛氏道：「隨杜伯伯的便罷。」

　　鳴乾應聲出來，當即往法租界找尋房屋。他本預備給錢家暫寄物件，所以只求謹慎，不講究精緻，到寶昌路看定一所兩上兩下

的房子。恰巧這份人家，搬出未久，電燈俱全，鳴乾貪他現成，講明頂他下來，丟了定洋，再回錢家，同薛氏商量搬運物件之事。

薛氏那放心將貴重東西搬去，經不起鳴乾再三勸她，此時休要固執，日後出了事，要搬就來不及了，薛氏方始答應。共搬出四五隻

衣箱，連書房中那具鐵箱，也一同車去。薛氏因家私盡在這只鐵箱內，故教車夫阿福，押車去後，就睡在那邊，須要人不離箱，箱



不離人，好生看守。阿福走後，薛氏想想不好，他只一個人，還要吃飯拉屎，焉能教他寸步不離，必須兩人替換看守方好。因又打

發松江娘姨前去幫同看管。隔了一會，薛氏還不放心，暗想車夫阿福，雖已僱用多年，但這班苦力的心思，是料不定的，他若知道

鐵箱中藏有數十萬財產，難保不見財起意，半夜裡撬開鐵箱，偷了東西逃去。雖然有松江娘姨在彼，一個到底女流，怎敵得過車夫

的蠻力。覺得愈想愈怕，只得教人找了大小姐的奶娘來，令她也帶了鋪蓋，到那邊幫同看守一夜。這奶娘便是秀珍幼時的乳母，名

喚王媽，幫她家年數最久，現在雖已不替人家幫傭，然而卻不時到她家走動，遇著有事湊湊手腳，故而薛氏很相信她。有她前去，

自己頗放心得下。家中還有幾箱古玩銀器字畫等物，都是如海生前，花了重價買回來，逢著有事，或遇年頭上請客裝璜之用，依鳴

乾之意，要教薛氏完全搬出去。薛氏恐上車落車，不免損壞物件，又疑惑鳴乾報信，或係過甚之言，大約不致如此激烈，故而口中

雖然答應他搬，其實並沒車去

　　。過了兩天，未有動靜。薛氏暗罵鳴乾輕事重報，果然不出我之所料，幸虧東西沒如數搬去，若依他的說話，不知還要費多少

手腳。這兩天家中少了松江娘姨、阿福二人，使喚大為不便。過了明天，若仍太平無事，不免教他兩個將東西搬了回來，也算我的

晦氣，輕信姓杜的說話，卻丟一個月房租，還有來去車錢，改日都要教他認賬的。他心中存了這個念頭，到明天立見效驗。先是鳴

乾打電話來說：「官中已准保險公司的稟單，出了封條，現在正在封藥房，我們一眾伙計，都被他們攆了出來，這電話也是借別家

打的。看來他們封罷藥房，大約就要來封住宅，請奶奶趕緊預備，我也馬上就要來了。」

　　薛氏聞信，急得心頭鹿撞，喚了他兩個女兒來，也都目定口呆，不知如何是好。秀英說：「娘，那天杜先生教你搬東西，不是

有幾箱銀器和古董，還沒搬麼？不知現在搬可來得及？」一句話提醒了薛氏，慌忙打發人去，僱一部塌車來。要知錢家自如海死

後，馬夫早已停歇，所剩只阿福一個車夫，還有一名小廝，女僕除松江娘姨阿翠丫頭之外，另有一個粗做，一個梳頭娘姨，今天恰

巧小廝不知溜向那裡玩耍去了，阿福、松江娘姨差出在外，家中只剩三主三僕，六個婦女，叫那粗做娘姨去僱塌車，她也不知塌車

行開在那裡，只向馬路上亂跑。剩那梳頭娘姨，腳小伶仃，阿翠又是沒氣力的，誰也不能將箱籠扛抬好了，端整上車，眼巴巴望那

拉塌車的小工來替他們扛抬物件。好容易等到粗做的將塌車喚到，拉車這班小工，聽要他們扛抬物件，又不免都要敲竹扛討價錢，

等到講價定當，正待動手，來了許多巡捕包打聽，奉命前來封門，不許移動物件。先把塌車趕走，再教屋子裡這一班人都出去。因

見她們都是女流，許她隨身攜帶零星物件，不准拖大包小裹。薛氏至此沒奈何只得同她兩個女兒，收拾些細軟的。幸虧貴重物件，

早藏在鐵箱內，送往寶昌路存放，但家中這些東西，那一樁捨得丟掉，此時懊悔沒聽鳴乾的說話，預先將東西搬空了，豈不甚好。

還有這住宅，當初造的時候，自己曾出主意，令匠人如何如何蓋造，稱心合意，滿望子孫萬年基業，何期今朝有屋不能再住，被他

們釘門加封，以後永遠不能再進此屋，這都是丈夫早死的不好。有他在世，諒不致被人如此欺侮。一念及此，肝腸俱斷。母女三

人，號啕大哭起來。連那梳頭的粗做的同阿翠三人，也都拖著自己的被褥，手捧衣包，哭哭啼啼，宛如一群逃荒難民一般模樣。

　　巡捕見她們出去了，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劈劈拍拍閉上門窗，用兩條竹片交叉，釘在大門上，加了封條，回去覆命。薛氏等仍

在門外痛哭，惹得許多看熱鬧的，幾乎將一條馬路塞斷了。這當兒鳴乾恰巧趕到，氣呼呼分開眾人，闖到薛氏面前，教他們不必

哭。薛氏見他來了，真比見了親爹娘還更親切，也顧不得羞恥，揩乾眼淚，叫聲：「杜伯伯，現在我們怎麼處呢？」鳴幹道：「事

已至此，別無他法，姑且落幾天客棧，再作道理便了。」薛氏道：「寶昌路呢？」

　　鳴乾對她擠擠眼睛，薛氏會意，不做聲了。鳴乾親替她們喚了幾部黃包車，同到大新街客棧中。原來鳴乾已預先定下房間，薛

氏等到了裡面，鳴乾方對她說，適才閒人眾多，我們寶昌路原是秘密的，不能讓他們知道了，傳出去只怕於我等不利。況且那邊也

不過是所空屋，用的物件，一些沒有，暫時還不能住進去，只得在客棧中權住幾天，待那邊器具物體辦齊了，方可進宅。一切費

用，奶奶到可放心，因我那邊藥房中原沒多少現款。辦了老闆喪事，現銀子差不多用完了。這回我得信他們進稟單，曉得存貨不久

就要姓別人的姓，因此賣了兩天特別減價，又折本讓給同行好些貨物，總共得了二千多銀子，約摸三千塊錢之數。這宛如在他們手

中奪下來的，所以暫時一應開銷奶奶無須顧慮。」

　　薛氏聽了，頗為感激，說：「杜伯伯，現在藥房封了，你是有公館的，大約要回府去住了罷。」鳴幹道：「不瞞奶奶說，我也

在隔壁定下一號房間，因奶奶小姐都是女流，住在外邊，種種不便。我若住回家去，放奶奶等幾個人在此，豈不驚怕，因此我寧可

丟幾個錢房飯費用，住在這裡，遇著奶奶小姐們要買什麼，也可上街跑跑。而且有一個男客在此，茶房人等也不敢欺侮你們了。」

薛氏聽說，更為感動。暗想鳴乾真是一個好人，換了別的伙計，東家既死，店也封了，誰肯再為你幾個家破人亡的女人們出力。不

料鳴乾這樣一個人，竟能如此忠義，真所謂人不可貌相。更見丈夫生前，也大有知人之明呢。鳴乾又道：「奶奶適才勞苦了，現在

且請休息。我因那邊木器傢伙連床鋪等件，一點未辦，還須往木器店一走，不知奶奶小姐們，還有別的差遣沒有？」薛氏道：「這

裡沒甚事了，種種又要勞動杜家伯伯，很不過意。」

　　鳴干連稱不敢。出來果然一點兒不乾自己私事，專誠為他們買辦器具物件，足忙了好幾天工夫，夜間便住在客棧中，早晚兩次

到薛氏房內請安。曉得他們身穿重孝，不便出外遊玩，自己閒時候，常帶些新聞回來，講給他們聽聽。又因客棧中菜蔬不甚中吃，

故常令人叫了菜請他們。自己因男女有關不便同席，每每伺候在旁。若非薛氏招呼他同吃，決不敢貿然入座。但薛氏曉得他如此脾

氣，卻沒一次不招呼他的。講鳴乾為人，真可謂恭而有禮，因此薛氏格外將他看重，鳴乾也格外盡力，替他們器具辦齊之後，見新

屋中牆壁不十分乾淨，因又喚了油漆匠從新粉刷。這樣大約總共耽擱一禮拜之久，規模方得完備。鳴乾特僱一部馬車，請薛氏母女

前去觀看。薛氏還是初次來到，見這屋子，乃是兩上兩下的石庫門住宅，蓋造未久，門窗尚新。客堂中鳴乾取巧，不用中國擺式，

卻照外國西餐間的陳設，中間一張大菜台，兩旁六把圓椅，桌上雪白的台布，中間放兩隻花瓶，靠裡一張山扒台，左右兩面畫鏡，

屏門上涂白油漆，比之尋常用字畫單條的省費不少，而且精雅宜人，一點兒不落俗套。薛氏暗暗稱贊走上去，客堂樓是秀珍姊妹的

臥房，一張柚木雙人榻，一口西式衣櫥，梳妝台上，雪花粉香水蜜糖色色齊備，旁邊一張沙發，剛在壁燈下面，是預備她們靠著看

畫刺繡的。正房間中，也是全副外國木器，都用白漆，暗合薛氏持服之意。一張嵌羅甸銅床，非常精緻，弔著白地湖色灑花蚊帳。

窗簾也用墨綠呢，滾的藍白相間顏色絨球邊。全房間淨素，不帶一點葷色。動用物件，上自梳頭傢伙，下至腳盆淨桶，無一不備。

後亭子間安放衣箱，並為女底下人安歇之所。阿福睡在樓下亭子內。薛氏見下面廂房中，也排著一口鐵床，還有幾雙單靠茶几，一

張賬桌，問：「這裡給哪個住？」

　　鳴乾帶笑答道：「奶奶有所不知，這回事出倉卒，我們藥房中還有許多收入放出的賬目，未曾結束。這些賬本來是賬房先生管

的，現在他們都四散跑了，這筆賬卻不能不理。還有保險公司進了稟單，雖已查封產業，免不得還要傳被告上幾回公堂，焉能教奶

奶出頭露面，所以做伙計的，還要在此暫住幾時，待賬務弄清，案情了結之後，再出去另尋生意。一則為人作事，也須有始有終，

二則老闆生前，待我不差，我別的不能補報，只得替他了清糾葛，免得奶奶們煩心，也算我一片心意罷了。」

　　薛氏聽說，格外感激，她也巴不得鳴乾在此，可以有事商量商量。所惜不便留他，聽他自己肯暫住幾時，自然非常觀迎。當夜

仍住棧房，揀了個黃道吉日，方帶著兩個女兒，一同進宅。進宅之後，突然想起一件大事，請了鳴乾商議道：「從前我們在那邊，

所設少爺的靈座，還未撒除，他們封門的時候，我等要緊料理物件，竟忘把少爺的神主牌帶出來，現在都被他封在空屋內了，講少

爺死還未曾斷七，決不能不在他靈前上供，但靈座設了一處，如何再好設第二處，而且神主牌也不能丟掉一塊，重寫一塊的，你看

這件事我們怎樣辦呢？」鳴乾聽了，覺這題目，實在新鮮，一時難以下斷，想了一會說：「老闆的小照，你們可有帶出來？」薛氏

道：「也沒有。那時候我等只恨值錢的東西，手中拿不下，誰還顧著小照。」鳴乾點頭沉吟半晌，說：「有了，記得大馬路有家照

相店，窗口內弔著老闆的放大小照，是他們留著做樣子的，不如出價向他們買了回來，供奉在此，豈不同招魂設座一樣。」

　　薛氏大喜稱妙，當時就教鳴幹將照片買回，客堂中不便放供桌，只可擺在鳴乾的臥榻對面，從此一主一伙，一陰一陽，倒也大

不寂寞。而且薛氏早晚兩次上供既畢，順便和鳴乾講講閒話，猶如一家人相仿。鳴乾除算賬之外，還幫著他們料理家務，頗能井井



有條。如海保險公司的債務，有他代表到堂，情甘破產抵償，因此並沒多少辯論，只一堂完案。但鳴乾的賬，還沒有算清，故而一

時竟不能丟了姓錢的他往。如海五七期近，鳴乾問薛氏可要擇日開喪？薛氏道：「我家已到這般地步，比不得暴發之家，有了事，

自有人聞風趨附，講我等途窮日暮，只怕發了訃聞，也沒人理睬，這個台可以不必坍了。」

　　鳴乾依她之言，到那日伴他們往廟中做了一天佛事，超度亡魂，為如海追薦。薛氏看鳴乾為人誠實可靠，而且辦事能幹，心中

暗暗歎服。想起自己寡居無助，女兒究為別家之人，不多幾年，一個個都不免出閣。丈夫遺下十餘萬橡皮股票，日後價漲價跌，自

己不能出去打聽，必須要個心腹之人，時常留意方好。因此頗不捨得鳴乾算清賬目之後，要出去另尋生意買賣，打算照舊每月付他

薪水，常用他在家。偶同鳴乾談及，鳴乾說：「既承奶奶不棄，做伙計的情願仍吃舊東家的飯。講薪俸兩字，請奶奶休得提起。因

我城內還有一爿小店開著，家眷人等的吃用也儘夠了。我自己素來不愛浪費，有了錢也沒用處。倘遇著鞋襪錢不夠的時候，我自然

老實不客氣，要拿幾個用的。其餘剃頭洗澡數目更不在話內了。倘教我拿奶奶的薪俸，那個我決不能受。你若硬教我拿，我倒願意

去幫別人的。」

　　薛氏聽了，益發欽佩他忠義，所以格外將他心腹相待。有時自己懶於下樓，便命人招呼他上樓講話。他們雖熟不避嫌，不防秀

珍秀英兩位小姐，卻起了一點兒誤會。她兩個自幼說就喜歡外國的開放主義，秀英還年輕怕事，秀珍從前曾跟著她寄母無雙，乾過

許多奇奇怪怪的故事，算得是個久歷戎行的老將。大凡一個人心中有了邪念頭，眼光自能隨心改變，無論端端整整的東西，也彷彿

帶點兒歪斜，這是一定之理。她二人看自己娘常招呼杜先生上樓說話，以為守寡的不該縱容男人進房，路道大為不正。先是兩個人

背後議論，後來秀珍想起自己因守孝之故，戲館遊玩所在，已久不前去，不然還怕娘罵我什麼。現在她自己這般模樣，諒來我出

去，她也不能怪我的了。好個秀珍，思得到做得到，自此常打扮得齊齊整整的出去，或早或遲，初尚每夜回家。到後來竟有宿在外

面的日子。薛氏問她，秀珍自有花言巧語對答，這原不是初次。如海未死之前，也已如此舉動。薛氏既不能約束於前，又焉能管教

於後。況她現在料理家務，天天十分忙碌，那有工夫顧看女兒的行動。就有什麼錯處，也自知管她不住，只好聽她自由。

　　二小姐秀英，有時雖跟著她姊妹一同出去，但秀珍有幾處所在，是不能帶妹子同去的，只可丟她在家。講秀英年紀，也有十七

八歲了。不過小時候沒她姊姊般南征北討，富於閱歷，故而一個人還不敢出外亂闖，在家煩悶，只可開了窗到洋台上站站，看看馬

路上的野景散心。她家貼隔壁，也有一座洋台，這家姓什麼？因他們搬來至今，從未同鄰舍人家交談往來，所以秀英並不知道。這

天她上去，恰巧那洋台上也有一個人在彼閒看。秀英眼梢上帶著彷彿是個年輕後生，因他正向自己望著，不便對他細看，只可將身

子略偏，靠著欄杆，兩眼注視下面，然而心中卻頗留意對面那人。似乎那人看了一會，又到裡面喚出一人同看。兩個人看了不算，

還指手劃腳，不知說些什麼。秀英被他們看得難為情了，只得轉身逃走。臨進門的時候，又對那邊看了一眼，方知後出來的不是男

子，是個很肥胖的婦人。秀英進去了，這一男一女還站著不動。那後生口口聲聲叫婦人大塊頭，又叫乾娘：「你有心做好人，做到

底了罷。隔壁這位姑娘，你一定替我想想法子。」

　　那胖婦人笑說：「小鬼，你可知貪多嚼不爛，一個剛到手未久，又想玩第二個了嗎？」那人也笑道：「尋常人三妻四妾的很

多，皇帝還有三十六宮七十二院，他們都不曾嫌多，我多軋幾個姘頭何妨。」胖婦人說：「你想頭這姑娘，肯花多少錢謝意？」那

人道：「照舊如何？」胖婦人哼了一聲道：「你想好處呢？那一個是破貨，新近同丈夫離了婚，沒有受主，自己正要弄一個男人，

所以撮合容易，我只拿你五十塊錢車力。這一個還是小姐，聽說她們爺從前也是做大買賣的，因虧空公家銀子，尋了短見，家產給

債主封了，故而搬到這裡來住，真真的的是大人家出身，不說別的，就運動上他家的門，也非要四五十元本錢不興。再騙她到這裡

來，送些東西給她，請她吃吃什麼，陪她出去玩玩，處處都要預備本錢，極少非二百元不可。你出不到這個尺寸，勸你免開尊口，

就一個破的將就將就了罷，也不必再想嘗新咧。」那人央告道：「我的娘，二百元豈不太多了。好乾娘，可憐兒子窮得很，花不起

這許多錢，打個對折算了，一百罷！」胖婦人說：「不行，二百元少一個不可，你也不用客氣，這種正經，不是沒錢人乾的。老古

話說：飽暖方思淫欲。可見一個人錢多了，沒處花，才想丟在這裡頭。你要打折頭，不用談了。」那人仍苦苦求告，討價還價了好

一會，方講妥一百五十元，先付後辦。

　　你道這胖婦人與秀英面不相識，因何有此大權柄，可以隨意替他講定身價，內中也有一層緣故。因錢家匆促遷居，沒遵著古人

擇鄰而處的遺訓，他們隔壁住的這一家姓白，胖婦人便是女主人，混名就叫白大塊頭。她也有個丈夫，姓什麼不知道，別號老黑，

寫得很好一手丹青，住家並不在此，這裡乃是大塊頭設立的機關部。這機關部比不得革命偉人設著招兵買馬的，乃是大塊頭一樁特

別營業，比之招兵買馬，更為重要，少一個機關部不得，因她外間交遊極廣，一班走梳頭的和娘奶們，與她相識的不計其數，她因

這條線索上，探知某家的奶奶，是否正經，某家的小姐，有無外遇，某家夫婦愛情如何，某家境況是裕是窘，她打聽這些事，也不

是預備將來做大偵探，只為外間一班拈花惹草的男子，十個之中，倒有七八個同她相識，曉得她熟悉各家門徑，往往看中了一個女

人，不得到手，便托她做一個月下老太太，許她上手之後，有多少多少謝意，於是她便在各條線索中，理一條最接近的，可以直接

的直接，不可以直接的，托人間接介紹，或以言諷，或以利誘，種種方法，不外毀他人名節，圖自己私利。婦女既被她注意，十人

之中，難得有一二個不落圈套。她操這生涯，已十餘年。良家婦女為著一念之差，到後來終生抱恨，畢世蒙羞的，何可勝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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